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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创业风雨谈
○ 陈大同

近来，创业成了风潮，经常被学弟学妹们问

到的就是：什么人适合创业？这问题可太大了，一

个不留神就会误人子弟。俺也常问自己，创业是偶

然还是必然？咋就走上了这条不归路？最后发现创

业者大都是“三不”新人：不安分，不知足，不信

邪！沾上这三条，恭喜你，这辈子闲不着，有苦头

吃啦！

还是先从俺在清华的一次不成功的创业经历讲

起吧。那是在1984年秋，无线电系组成了清华历史上

第一个成建制的博士生班：无博研，18个人（号称

“十八棵青松”，都是77级高考生），占那时全校博

士生的三分之一。俺们自豪之余，也发现一个实际问

题：一分钱班费都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连春

游都没法组织！怎么办呢?班委决定要自力更生，发

动群众去接“私活”。为此定了一个分配原则：介绍

人提10%，干活儿的分70%，剩下20%为班费，很好

地解决了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平衡问题（N年后，发现

此方法也暗合硅谷创投分配原则！）。

重赏之下，自有不怕死的。一年内，俺们业余

完成了三、四个项目，收入4~5万元（当年俺生活费

56元/月），班费提成9000多元，绝对是当年清华

首富班（其中一个典型项目是为矿业大学设计一套

自动控制系统，2万元，物美价廉，只有一个缺点：

认生，俺不在就不工作。幸而，在赵总理视察时，

它正常坚持了半小时，为矿大争取来了100万元国家

资金，投入产出比1:50！）。于是，俺们春也游、

秋也游、有事游、无事也游，可到毕业，班费也没

花完。

77级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不知道神马叫“安

分守己，小富即安”，初战告捷，又蠢蠢欲动。这

时，有人透露了一个消息：天津复印机厂引进了日

本佳能的复印机生产线，要进行各种元部件的国产

化以降低成本。其他元件都好办，但有一块核心控

制电路板（复印机的心脏！）无法复制。天津厂已

经花费数百万元，请国内各顶尖研究所/大学攻关；

但两年来，一直没有进展！原因是该电路板上除了

标准的逻辑、存储及接口芯片外，还有一颗德州仪

器公司（TI）的数字处理芯片（DSP），其中的固化

软件成了无法破解的天书！敢不敢接这个项目，对

俺们这个草台班子可是个考验。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不信邪”，

非要啃啃这块硬骨头！无博研专业混杂，但有杂交

优势，硬件、软件、芯片、系统都有人懂，组成了

一个6~7人的攻关小组。但第一步就碰到了困难，天

津厂根本就不相信这几个毛头小伙子；架不住闫鸣

生和韩林（编外班员）的软磨硬泡，人家才勉强借

给了两块报废的电路板。俺们如获至宝，86年暑假

没回家，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闫鸣生和韩林负责

硬件及系统，乔鹏负责软件反汇编，张钟宣和俺负

责芯片及固化软件分析。

怎么分析芯片呢？这就要用到俺们微电子所

当年的看家绝技：解剖芯片，或美其名曰“逆向设

计”。首先，一层层解剖芯片，再显微拍照版图并

放大，然后从版图中还原出一个个电子器件，并得

到其电路图；最终，还要分析出它的逻辑关系和工

作原理。整个过程就像破解一部密码，非常复杂繁

琐，又充满挑战性，不断地假设、验证、否定……

就像与那些TI的设计天才们玩捉迷藏，既刺激又困难

重重。

经过半个多月的日夜苦干，俺们首先破解了

周边的电路，扫清了外围障碍。然后就是我们的主

攻目标：片上存储器里数十万bit的软件代码，要在

显微镜下准确无误地读出！张和我带着两个学生轮

流上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汗流浃背，头晕眼

花；在一个月内读了五六遍，直到后三遍结果一模

一样，俺们才确认了这满屏的“0101”百分之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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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当把装着软件数据的磁盘交给乔鹏的一瞬间，

俺精神一放松，几乎虚脱过去……

这时，闫和韩已托在国外留学的同学买到了TI同

型号数字处理芯片（DSP）的开发芯片（可以把软件

写进可编程存储器），并仿制了复印机的核心电路

板，安装调试好了外围芯片组。把软件数据灌入DSP

后，俺们拿着这块珍贵无比的电路板去了天津厂。

当电路板插进复印机时，神圣的一刻到来了，俺们

屏息静气，目不转睛，当那神秘的机器终于开始正

常运转时，我们热泪盈眶，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天

津厂的工程师们也惊呆了，无论如何想不到，这

五六个人、N条枪的“土八路”，没要他们一分钱，

在两个月内攻克了这个国家级的顶尖难题，正经对

俺们刮了一次眼睛！

喜悦得意之余，俺们也算了笔小账：一块进口

电路板售价3000元，我们的替代品可卖2000元，除去

1200元的成本，净赚800元。按每年2万台的销售量，

俺们每年的利润（当时还不懂毛利和净利的差别）就

是1600万！这可是80年代的1600万呀！天文数字！俺

们不都成了百万富翁了吗？！这不是做梦吧？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俺们决定立即成立公司，

并召开了“荒岛会议”。在清华荷花池围绕的“荒

岛”上，与会者（闫、乔、韩、张、俺……）个个

踌躇满志，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表情。给

公司定了名，叫“新岛科技公司”，俺们也都足足

过了把“一大代表”的瘾。

可谁知现实马上就来给俺们上课啦。当时

还没有公司法，所有公司必须挂靠在某个机关单

位下面。那时，中关村第一明星——四通公司，

就是挂在四季青乡（刚从人民公社转为乡）下面

的，严格说来，还应该算“农民乡镇企业”！俺

们这草台班子恐怕也只能挂靠在四季青乡或东升

乡之下吧。于是，俺们一番奔走，没想到，人家

乡领导还对这帮清华傻博士们不感冒，让俺们欲

挂无门，好郁闷呀！无奈之下，俺们找到四通公

司，准备摧眉折腰去挂靠。人家一看说：干脆，

你们也别单搞公司啦，到我们这成立个研发部干

干吧。这不是给人家打工，为他人作嫁衣裳吗？

哪儿能干呢？！如此这番，蹉蹉跎跎，一年过去

了，大家一毕业，出国的出国，回家的回家，如

鸟兽散，成立公司的事也就黄啦！书生造反，十

年不成，大概就是说俺们吧。

奇妙的是，N年后，俺们这帮“三不”分子，

陆陆续续，又都分别走上了创业的路，历经磨难。

当饱经风霜的俺们再聚首，才发现曾经错过了一个

多么难得的创业机会。在那“十亿人民九亿倒”的

80年代中期，张瑞敏刚贴出那著名的工厂纪律——

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柳传志正蹬着三轮车卖电

脑，任正飞还没下海……而俺们已经在筹备一个研

发型公司啦！倘若坚持下去，一不留神没准就出了

另一个华为！事后复盘，才发现失败的原因在“荒

岛会议”时已种下，公司起名叫“新岛”，果不其

然，就“新倒”啦，痛悔不及！

其实，回想起来，也不遗憾，这大概也是成

长的必然代价。即便当时公司顺利成立，也很难一

起走到成功。以那时各位的心高气傲，眼高手低，

缺乏人生阅历，激烈冲突是必然的，最后，同学间

反目成仇，众叛亲离也都是可能的！说到底，“三

不”也好，技术天才也好，只是创业的机缘，离成

功还远远不够。创业的成功，只有靠创业者在困难

中不断修炼，提高自我，以团队的智慧面对挑战，

才能保持公司的持久发展。

真羡慕目前的校园创业环境，各种创业课程、

创业大赛，打造出一个个“看上去很美”的创业团

队。但也想提个醒：温室里漂亮的花朵能经受住大

自然严冬酷暑的考验吗？


